
秋荷满塘
钱永广

    去看满塘荷花。她立
在水湄，碧绿之叶亭亭如
盖，明晃晃的水波在荷叶
之下，又像在荷叶之上；
你看她那青青的柄，看她
那白的、红的、粉的蕾和
苞……你看她时，总会有
一阵荷风款款而来，水波
流转，荷叶轻涌，随荷叶
水波一起转动的还有你
轻盈的心。这就是满塘荷
花送给你的荷韵。

在你心里，荷花就是
谦谦君子。于是，心情如
荷花一般美好。天高地阔
之间，荷叶会让你想起雨
天你对天撑着的伞，那一
粒粒雨点被挡在伞外，伞
内没有风，没有雨；伞外，

雨珠落入荷心，悬着，又一
珠一珠地滑入水中，你会
发觉这秋天的荷花原来竟
隐藏着无边丰富的宁静。

荷塘虽小，却也很
大。在尘世中，每个人的
梦想最初都如荷花一般
美好。可人生难免曲折，
如果一时受到困扰，不妨
去看一看荷花，感受一下
那荷花之美，你会觉得虽
然脚下的路有点陡窄，不
太好走，而前方的路，还
很开阔。

十日谈
丰收时节话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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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农家乐”
黄沂海

    那年秋日，逛过美泉宫、粮食
胡同、米拉贝尔花园等奥地利名
胜，旅居“音乐与水晶之国”多年的
好友大浩提议，不妨去体验一下奥
地利“农家乐”吧。我兴味盎然，好
啊好啊，这一路走来，欧洲国家只
只面孔差不多，从此国到彼国，赛
过上海到苏州，吃惯“正餐”，换换
“野味”感觉也不错哦。

驱车疾驰，抵达萨尔茨堡州的
瓦尔斯地区，已是月朗星稀。大浩
兄告诉我，汽车再开二十多
分钟，就是德国边境了。凭借
昏暗的路灯，穿过阡陌小道，
两旁无数浅色球状物，从窸
窸窣窣的草丛间探出脑袋
来，来不及定睛细看，农庄客栈即
在眼前了。

农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络
腮胡老公搭档马尾辫老婆，热情好
客，手脚麻利，即刻捧上准备好的
啤酒烤肉，还有一锅热乎乎的南瓜
粥。我寻思，主人真是善解人意，想
得“粥”到，软糯香甜的南瓜粥，最
能抚慰我的中国胃哇。迫不及待盛
起一尝，奇怪，南瓜粥居然是咸的。
原来，奥地利的粥品，喜好掺入盐、
蒜、洋葱、黄油、红辣椒粉等佐料，
漫溢着鲜香浓烈的复合味。不过，
旅途车马劳顿，早已饥肠辘辘，我
对于南瓜粥的味觉探寻，瞬时变得
“可盐可甜”。

翌日晨起，在农庄随处转悠，

起伏山峦的背景板下，田野像油画
般郁郁葱葱，南瓜躺满一地，色彩
纷呈，大的橙黄，小的青绿，忽然想
起，昨晚恍惚间看到的浅色球状
物，确为这货无疑。见我跃跃欲试，
大浩兄叫我别急，待会安排的活
动，就是此地“农家乐”的特色项目
摘南瓜。吼吼，我撸起袖子，摩拳擦
掌，准备大干快上，在异国他乡践
行“劳动最光荣”的美好生活理念。

采摘南瓜，看似简单，只因瓜

蔓缠绕，藤上有刺，还是得分外留
神。蹲在田间，手持剪刀，或顺藤剪
瓜，或瓜熟蒂落，收割一片，满地金
黄，心里渐渐涌起阵阵快乐感与成
就感。虽然劳动强度不算大，但平
日伏案躲静，与体力活基本绝缘，
摘了三四十个南瓜，脸红红，汗涔
涔，腰略酸，背渐疼，久蹲站起，眼
前直冒金星。当然，最辛苦的还数
搬运南瓜，靠的是力气。络腮胡庄
主前来帮忙，但见他捡起两个大南
瓜，手抱肩扛，应付裕如，步履轻松
异常，轮到我却是“左手右手一个
慢动作”，趔趔趄趄，气喘吁吁，貌
样想必十分滑稽。

很快，田头陆陆续续来了好几
路人马，皆为当地游客携家带口，

加入采摘南瓜的亲子阵营。孩子们
不知疲累，笑声朗朗，如山涧清泉，
咚咚欢唱，为乡野劳作平添几分童
趣和活力。除了摘南瓜，农庄还辟
有稻草堆、玩具屋、玉米地迷宫等，
让宝宝们尽情嬉戏，细节考虑颇为
体贴入微。

好不容易，把南瓜从地里运至
堆场，络腮胡庄主开始展示他的手
工绝技，这活儿我不擅长，只好袖
手旁观，当起“看瓜群众”。温煦阳

光底下，男主人挥舞特制铲
具，掀盖，削皮，挖瓤，掏籽，
雕琢……“妙手都无斧凿
瘢”，三下五除二，从容搞定
整个南瓜的“分崩离析”。当

地人说，南瓜浑身全是宝，瓜瓤可
以炒菜、熬粥、做冻糕、制成南瓜
酱，瓜藤可以泡水喝，瓜壳可以变
身南瓜灯，瓜籽可以用来榨油，烤
肉时淋上几滴油，香气扑鼻，滋味
一级棒。

告别奥地利“农家乐”，秋风过
处，五谷飘香。再过几周，万圣节快
要来临。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亲手
采摘的南瓜，在络腮胡庄主的潜心
雕镂下，将会演绎出怎样“魑魅魍
魉”之戏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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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针对文娱领域的流量至上、
“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不良现象，各地
正纷纷加强治理工作。情况表明，无论是
演艺市场、影视屏幕，抑或网络平台乃至
广告宣传，多存在低俗、庸俗、媚俗现象。
“三俗 ”严重污染社会环境 ，毒害人们
心灵，无疑是在整治扫荡之列。但也有一
种看法，认为人是离不开俗的，历史上从
来都有俗文化的流传。乍听此话不错，但
是把“俗”的内涵弄错了。俗文化指的是
比较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而不是指其
内容可以“低俗、庸俗、媚俗”。俗文化与
雅文化一样，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自觉摈弃“三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
朽思想，以通俗的方式把真善美融入作
品，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这让我想起赵树理。他是一位农民
作家，是带着一身“土气”进入文坛的。他的作品通俗
易懂，以大众化、民族化见长，其《小二黑结婚》《李有
材板话》等作品成为文学精品，进入了我国文学史。
1956年春，赵树理在河北邢台与文学爱好者座谈，在
回答了他为什么只写农村题材作品问题后，特别强调
说：“为农民写的作品也要讲品位，什么品位的东西摆
在什么位置上，茶壶摆在茶几上，夜壶就不能摆在茶
几上。”

这句话形象而深刻，说明面对大众的通俗作品
“也要讲品位”。凡是放在“茶几”上的东西，即一切面
向公众的东西，都应当是“茶壶”，而不可以是“夜壶”。

实际上，有“品位”的通俗作品，并非一味地俗、
俗、俗，而是俗中含雅，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效果。同

样，受到欢迎的雅文化，也雅中有俗，含
有俗的基因。由于人的鉴赏心理是立体
的、多层次的，“雅”士也会欣赏通俗作
品，“俗”人也会浏览高雅作品，关键是这
些作品都应是有品位的“茶壶”，而非臭

气四溢的“夜壶”。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多被视为俗
书、闲书，但由于它俗中含雅，富有历史人文的“品
位”，终被视为雅俗共赏的杰作，成为我国现代文坛
上一把靓丽的“茶壶”。

由此可见，通俗 与“三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绝
不可把它们一“壶”煮。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把“夜壶”
当“茶壶”的现象，除了有关作者的炮制外，也由于某
些媒体平台的恶炒。1949年之前上海有不少小报就以
“三俗”为能事，经常炮制和渲染一些“花边新闻”，用
“近于诲淫诲盗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邹韬
奋语）。这种恶俗的做法，使小报在过去成为一种特有
的低级格调的代名词。邹韬奋当时在办《生活》周刊，
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以有趣味、有价值”作为取舍稿件
的标准。“有趣味”，并非是“肉麻当有趣”，而是那些群
众关心、乐于被人接受的东西。“有价值”，则要求文章
内容有助于读者“进德修业”，思想向上。

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的形式和平台远
较过去多，影响更大，更应坚守职业操守，重视选择有
趣味、有价值的材料，不恶炒那些又黄又黑又灰的“三
俗”东西。面向公众的平台，热衷于把“夜壶”当作“茶
壶”推销，是一种“违法失德”，必须加以整顿清除。

刺虎 （设色纸本） 朱 刚

贞娥扮公主 洞房刺李固

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管志华

    人生童年最忆外婆
家，“小时候的味道，是在
妈妈的襁褓/摇篮在摇呀
摇，摇到外婆桥/走过那路
一段，再次回头
看/温暖依旧人
已老，时光的彼
岸/家里面的味
道，是妈妈的味
道……”这首《人生味》儿
歌道出对外婆的眷念、对
妈妈的牵挂。对著名作家
叶辛来说，这样的情感、思
念如今似乎更为强烈。

与共和国同龄的叶
辛，通过自己的文字呼吸，
将自己的心脉启动，向社
会贡献出丰富而雅致的精
神生活；他用自己的情感、
故事，勾画出艰难与奋进、
绚烂与平淡相互交融的岁
月。树高万丈，叶落归根。
而今，叶辛每每静思，怀多
感慨：“我从哪里来？”
就说祖籍，叶辛从小

填写“出生上海”，后来妈
妈告诉他老家在安亭，最
早归属江苏。这样，叶辛开
始“寻根”，但老家找不到
近邻，他只能求助于嘉定
方面的朋友。很巧，近来读
到嘉定文友朱超群 2020

年出版的《人文情思》，其
中有《从“花家桥”到“天福
庵”》《叶辛故乡考证和联
系》文章，真实记录了寻找

叶辛祖籍是苏州市昆山花
桥镇天福村人的过程，我
歆羡花桥、安亭有如此的
叶辛拥趸们，感叹花桥、安
亭有这样的文学热心人。
国庆节前夕，性格敦

厚、做事利索的朱超群给
我讲述寻找叶辛祖居的艰
难曲折的故事。2018年春
节前，受嘉定地方志专家
陶继明委托，他和文学爱
好者顾纪荣以及花桥地方
志专家陈文虞，多次查访
考证、实地勘察叶辛祖居。
原来，叶辛祖居天福村，因
天福庵香火旺盛，人气集
聚，周边民居就称天福村，
庵边的小镇叫天福庵镇。
天福庵镇的万寿桥之南称
老街，万寿桥之北分为北
街和西街。1920年沪宁铁
路上设立了天福庵火车
站，小镇一夜成名。

朱超群陪同我实地察
看叶辛祖居，这里均被拆
迁，要改造成文化产业园。
朱超群说，现历史名人馆

造了姚、薛两
家。姚家女儿
姚雪琴曾是中
共地下党员，
后来担任上海

首任市长陈毅的秘书。薛
家则是解放前的一家药材
行，楼宇造好，但无实物。
朱超群指着姚家百米远之
处，说那里便是叶辛外婆
家的老宅，客堂匾叫“绿竹
堂”，前后房子有 18间，都
已被拆。前些年修高铁，几
乎从“绿竹堂”边擦肩而
过，对地面震动太大，已不
适宜居住，村民都搬进了
天福社区。政府现辟地另
建“叶辛故乡文学馆”，将
于今年底开馆。天福庵老
遗址处曾是天福小学，这
所百年老校早年是地下党
活动的场所。

找到外婆家，叶辛高
兴。2020年底，他发表《三
桥边的绿竹堂》，其中写
道：“这是外婆家。72 年
前，我出生在那里。妈妈
说，这是你的根，你要记住
她。”听了这样的故事，我
们心里亦温润如玉。对叶
辛而言，虽旧宅变成绿地，
但聚福桥、永清桥和万寿
桥三桥还在，乡情还在。此
刻，月如钩，无言；夜无声，
恬静。不妨聆听、细品，还
是那首《童谣》唱得好：“摇
啊摇，船儿摇到外婆桥；外
婆好，外婆对我嘻嘻笑。”

静坐溪畔不思游
小 木

    天台山大瀑布是此次
台州行的亮点之一。大巴
甫入停车场，唐朝大诗人
李白的塑像及诗词赫然入
眼，更有青峰间“龙蛇壁上
空自游”的景色，引来众人
一阵惊叹。

据介绍，天台山大瀑
布群由九级瀑布组成，最
高落差达 325米，最宽处
约 100米，主要景观有九
瀑：玉梭飞流，七八瀑：幽
谷叠瀑，六瀑：悬瀑风雷，
五瀑：阆苑仙葩，四瀑：群

蛟争壑，一至三
瀑：龙游三井。

午间炎热，
老年团友大多走
了一二瀑，拍了

几张照就返回停车场。我
歇息后顶着烈日步行至七
瀑，此处瀑布高达 70 余
米，水流飞玉溅珠，自空中
倾泻而下，在扑面而来的
清凉水气中体验了李白
“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
雷”的磅礴诗韵。从七瀑复
回到三瀑，此处瀑布层叠，
流水潺潺，一泻而下，又是
一番风景。静坐溪畔阴凉
处，看着两个娃儿用水枪
射来射去，他们玩得不亦
乐乎，我观战看得开心。虽
然大瀑布景区还有凌云栈
道、观景平台、索桥、摩崖
石刻等景点，不去也罢，旅
游的目的是调剂心情放轻
松，自我满意便好。

责编：龚建星

    缀满枝头
的杨梅是无声
的集结令，相约
去苏州。 明日请
看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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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角，六月的蒿，七月八月当
柴烧。此为北疆说椒蒿的顺口溜，意思
是，在六月里吃椒蒿最好，过了这个月
份，椒蒿便长粗长老，不能食用。

在新疆，经常听到人们用民谣、顺
口溜和谚语讲述食物，譬如“一口香，一
碗饱”“哪怕活到中午，也要准备晚饭”
“马是男儿的翅膀，饭是人类的营养”
“挑衣服的人挨冻，挑饭菜的人挨饿”等
等。依我看，顺口溜说得久了，便会像
“吃肉的牙长在嘴里，吃人的牙长在心
里”一样成为谚语。谚语是具有一定民
间智慧的生活哲理，因被人们长
久言传，逐渐就成了谚语。

椒蒿的别名叫灰蒿和蛇蒿，
多生于山坡、草原、林缘、路旁、
田边及干河岸。新疆人将椒蒿称
为“麻烈烈”，是因为椒蒿入口有
一股异香，近似薄荷和藿香，但
味道更胜一筹，麻烈烈地搅缠舌
头和味蕾，故得此名。

新疆人对端上餐桌的椒蒿
的态度持两端，一种认为其味麻
而苦，一口不吃，避而远之。另一
种却钟爱其独特之味，吃一次便欲罢不
能，常挂念在心上。

我第一次吃椒蒿是在驻巴里坤的
边防一团，一道凉拌椒蒿上桌，立刻将
一桌人分成两派。有人将椒蒿称为“新
疆芥末”，我深以为是。椒蒿一入口便自
舌尖散出一股麻味，如果在口中稍微品
一下，或者咀嚼，那股麻味便自口腔冲
入鼻腔，顿觉刺激，亦让人清醒了不少。

巴里坤是新疆汉文化最为集中之
地，尤以中国传统特色美食最为明显。
据说，这里的家庭主妇因钟爱椒蒿，遂
用其代替花椒。久而久之，巴里坤人便
吃椒蒿上瘾，尤其是喝酒后吃一碗椒蒿
汤饭，既解酒又解馋。那天我们亦在最
后吃了椒蒿汤饭，那面片揪得小而薄，
加之放了醋，再由椒蒿提味，整个汤饭
便汤鲜味浓，吃起来通体舒展。

后又听人说，椒蒿还被称为“新疆
毛尖”，想必是被当作茶喝了。

用椒蒿作辅料，还可以做出椒蒿炒
羊肉、椒蒿炒鸡蛋、椒蒿拌面、椒蒿饺
子、椒蒿汤饭等。我那次想从巴里坤带
一些椒蒿回去，但寻遍菜市场却不见其
踪影。细问之下得知，吃椒蒿吃的是刚

长出的嫩叶尖，我去的时令不对，用巴
里坤人的话说，椒蒿已经长成了秆秆，
快结籽了。

到了第二年五月底，突然想起“六
月吃蒿”的说法，心想巴里坤的椒蒿应
该有卖的了，便去北园春菜市场打听。
北园春在乌鲁木齐是品种最全的菜市
场，凡是与吃有关的东西，在北园春没
有找不到的。进入北园春一问，一位热
心人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摊位说，就那
儿，这几天只卖椒蒿，别的什么都不卖。
我过去一看，果然是鲜嫩的椒蒿，一把

一把地码成一堆，谁要买，只能
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拿，不能随
意挑选。我看那一把刚好吃一
顿，便买了一把，回家做了一盘。
做椒蒿不难，先将椒蒿择好洗净
沥水，起锅烧开水，将切好的椒
蒿放入焯水一分钟，捞出沥干。
这时切好葱姜蒜，备好辣椒段，
在锅内将油烧热，放入葱姜蒜辣
椒段炒香，倒入椒蒿，加盐、蒜
末、醋等翻拌后装盘上桌。之所
以在最后要放蒜末，是因为先前

的蒜主要用于炒香了，出锅再加点蒜
末，味道更加香辣可口。

居住在伊犁河边的锡伯族人将椒
蒿称为“布尔哈雪克”，即“柳叶草”“鱼
香草”的意思。锡伯族有一道菜叫“椒蒿
炖鱼”，是从河中打出鱼后，用河中之水
放入椒蒿炖煮而成的。其出锅后味鲜肉
嫩，吃一次便念念不忘。回到乌鲁木齐，
听说幸福路有一家叫“嘎善”的锡伯族
餐厅，其椒蒿炖鱼拥有大批忠实粉丝。
我去吃过一次，发现厨师除了在鱼汤中
放椒蒿外，还打入了一点面糊，撒了些
韭菜花，味道更是鲜美。

最难忘的是在温泉县吃到了椒蒿
拌面。本来是一大盘拌面，拌菜中只有
羊肉和青椒，但因为有了椒蒿提味，吃
起来连拉条子也感觉不一样了，显得分
外筋道弹牙。吃完后本来要按照“原汤
化原食”的原理喝一碗面汤，老板却劝
我们喝一碗放了椒蒿的鱼汤，并强调鱼
是早上刚从河中打来的，椒蒿也是刚长
出的嫩尖叶片。我想起先前几次喝过的
椒蒿鱼汤，便让老板赶紧上。喝完后一
抹嘴，五脏六腑都透着的美妙感觉，已
很难用言语表达。


